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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教学——考古学》
引言：
基督徒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时，也可说是一种护教的行动。在“护教学”的范畴中，有一个课题来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它或多或少都会给基督教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就是考古学。笔者在本文中，主要研究考古学对于基督教带来有哪些的影响，以及对于护教来说，它又在扮演怎样的角色。
[bookmark: _Toc1414729775][bookmark: _Toc445588759][bookmark: _Toc992662929][bookmark: _Toc1303446786][bookmark: _Toc1288518822]一、考古学概论
[bookmark: _Toc424388841][bookmark: _Toc549449255]1.考古学的定义：
考古学是借着挖掘、诠释寻获的资料，以检视过去。[footnoteRef:0]考古学（archaeology）这个词来自希腊文（arkhaiologia，“论述古代的事物”），但在今天，它已经转变成意指通过遗存下来的人类过去的物质遗迹而对人类过去进行的研究。[footnoteRef:1]有学者戏称考古学是对“从人类原始时期的用品到昨天刚丢弃的垃圾”所进行的调查研究。[footnoteRef:2] [0:  Alfred Hoerth著，《旧约考古学——圣经知识库》，张雅麓译，（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社），2。]  [1:  巴恩著，《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覃方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5），10。]  [2:  保罗·G·巴恩著，《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凌、王晓秦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 

[bookmark: _Toc910059000][bookmark: _Toc413946685]2.考古学的来源：
人们对于过去的好奇是所有人共有的感觉，考古学出现以前，关于过去的认知只能通过社会文化遗传[footnoteRef:3]。考古学是由古希腊人无意中创造的词，意为对远古时期的讨论。考古学的概念则是指对古代的研究，意味对以往的生活遗存所进行的系统考察。[footnoteRef:4]目前已知的最早“考古学家”是巴比伦国王，他在公元前六世纪发现了一块数千年前的神庙奠基石。中世纪早期的文物爱好者，将自然的与人工的物品收集起来。渐渐地，许多爱好者意识到：有关远古的信息可能都埋藏在田野中，伴随着发掘量的增加，开始变得更有系统化。如按照地层学，可根据土壤的深度判定上层的器物必定比下层土壤中的器物年代更近。到了19世纪末考古不再是对宝藏的追寻，而是对信息的探寻与解答特定问题的手段。[footnoteRef:5] [3:  同上，9。]  [4:  同上，2。]  [5:  巴恩著，《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覃方明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1。] 

考古学最有益的地方不在于它能够证实或者推翻圣经，而是它能辅助我们更加明白古时的生活与神学信息的处境。[footnoteRef:6]正如考古学虽然不能证实圣经是神的话，却可以把地理位置及宗教风俗等信息切切实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footnoteRef:7] [6:  Alfred Hoerth著，《旧约考古学——圣经知识库》，张雅丽译，（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社），2。]  [7:  Alfred Hoerth著，《新约考古学——圣经知识库》，张雅丽译，（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社），3。] 

[bookmark: _Toc1502402162][bookmark: _Toc983079066]3.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科技的发展极大拓展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在进行考古工作前会先在田野做初步考察，考古工作者使用摄影对比或雷达分析确定遗迹位置。而后使用不同规格的工具进行细致挖掘，并按出土的物件判断周遭的环境与文化，常用的计算年代方法有辐射碳计算法、树木年龄测年法等。[footnoteRef:8]考古推论虽然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无疑对我们更深入了解历史提供许多宝贵的视角。 [8:  许道良著，《疑惑与相信》，（香港天道书楼），145-147。] 

[bookmark: _Toc760415308][bookmark: _Toc2018165891]4.考古学研究的资料：
考古学家们致力于了解历史的真正发展，最实际的就是要亲力亲为地搜集资料和研究。第一类资料就是查看古代文献，古代的文字记载通常可以反映出古时人们的心思意念和周遭环境。如《圣经》雅歌书中提到的「基达的帐篷」（雅1:5）「法老车上套的骏马」（1：9）「小鹿在比特山上」（2:17）等等，都是极珍贵的片段。[footnoteRef:9] [9:  李志光著，《考古亮光中的圣地》，（香港圣地资源中心），32。] 

第二类资料来源于：出土的器物。器物大到整座建筑物、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工艺品，以及人类的遗体与战争的各种工具武器。各式各样，据统计巴勒斯坦一地便有五千处遗址，仅只有一百五十处被系统发掘。[footnoteRef:10] [10:  同上33] 

第三类资料，则是获取各时各地发掘工作的报告、影片、地图等。使用发达的通讯工具可以避免消耗大量的成本在路程中，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在研究上。其次是通过现代科技，以实物图像配合电脑分析和研究，不再受到诸多限制，如：出于防盗、恶劣的环境、各种的考量。相信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中，考古学会向我们展示更加立体的人类历史。[footnoteRef:11] [11:  李志光著，34。] 

[bookmark: _Toc624898259][bookmark: _Toc2032877807][bookmark: _Toc1957409319]5.考古学的研究工具
今天的挖掘技术已经远超从前用锄、泥铲和篮子的时候，电脑和激光经纬仪及卫星图像可以用来确定遗迹的位置。[footnoteRef:12]碳十四年代测定法是用来鉴别出土有机物质的年份，而钾氧年代测定法用来鉴定更远古的非有机物质。考古发掘到的出土陶器，可用中子活化分析来追溯它所用的陶泥的来源。地面及空中摄影测量法是用来绘画埂、坟墓外观及其他建筑物的极其精确的立体绘图，这方法亦用来绘制更准确的地图。强磁针及电阻率仪器跟地面雷达一样，能探测地底的不连贯情况；红外线摄影能记录地下石头以及石头附近的泥土所放射出来的不同热量，从而厘定地下石头的位置。[footnoteRef:13]   [12: Alfred Hoerth著，《旧约考古学——圣经知识库》，张雅麓译，（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社））3。]  [13:  Alfred Hoerth著，《旧约考古学——圣经知识库》，张雅麓译，（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社）4。] 

“时至今日，虽然只有小部分古代世界的遗迹出土面世，但已能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很多《圣经》记载。考古学让许多《圣经》人物变得更具体和真实，令我们更了解他们的言行和作品，看到他们所看到的世界。”[footnoteRef:14] [14:  Alfred Hoerth著，《旧约考古学——圣经知识库》，张雅麓译，（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社），2。] 

[bookmark: _Toc910745006][bookmark: _Toc1470005183][bookmark: _Toc112478479][bookmark: _Toc734795424][bookmark: _Toc876436040]二、圣经考古学
[bookmark: _Toc1725235593][bookmark: _Toc670189507]1.考古学对旧约圣经的证据支持：
[bookmark: _Toc640187193][bookmark: _Toc323315634]1.1.辛亥奴的故事
我们知道迦南地是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之地，在亚伯拉罕得迦南地为业之前，迦南地已经有人类在此居住生活。在埃及文献的记载中，有一位叫作辛奴亥的埃及人曾比亚伯拉罕更早居住在迦南地。在辛奴亥故事中记载道：“迦南是一片美地……那里种有无花果及葡萄，酒比水还要多，蜜糖与橄榄生产丰盛。树上挂满各样果子，大麦及双粒小麦长于地上，各种牲畜数之不尽……他们每天都给我供应面包和酒，烧熟的肉及烤家禽，还有我的猎犬抓回来的猎物，以及他们为我在沙漠打猎得来的野兽，统统放在我面前。”[footnoteRef:15]除此之外，故事还记述有更多关于巴勒斯坦的事情，这充分反映及补充了《圣经》的记载，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检视族长的时代。[footnoteRef:16] [15:  Alfred Hoerth著，《旧约考古学——圣经知识库》，张雅麓译，（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社），7。]  [16:  同上，7。] 

[bookmark: _Toc832233728][bookmark: _Toc733081281]1.2.死海古卷
提起考古学对《圣经》的证据支持时，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证据便是“死海古卷”的发现，其曾被誉为二十世纪考古学上最大的发现，凡是研究圣经考古学的学者无不对于死海古卷煞费笔墨，有学者称其为“研究圣经文本的学术界最大的发现”。[footnoteRef:17] [17:  李遍历著，《死海古卷与古代世界》，（Cashcor International出版 2009），16。] 

死海古卷被发现于1947年，一个名为模罕默德的牧童在自娱自乐之时扔石头砸中了昆兰河谷的一个山洞，里面发出瓦罐破碎的声音，第二天他与另一牧童同去探索这个山洞，发现里面有七个瓦罐，瓦罐里面盛载着一卷卷的皮卷，这些皮卷正是对于《圣经》文本研究来说无比宝贵的“死海古卷”。[footnoteRef:18] [18:  李志光著，74。] 

起初，牧童模罕默德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发现是无价珍宝，只是把这些皮卷当作猎物带回家收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和一个伯利恒的商人谈起那些皮卷，那个商人便收购了那些卷轴，并将其带到了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学院。[footnoteRef:19]由于时间久远，皮卷上所记载的片段都已变黑了，必须用红外光摄影技术才能显出其中的笔迹。[footnoteRef:20]最终经过专家的检验，证实那些皮卷是主前一至二世纪的旧约圣经古卷，比当时世上所存最早的古卷抄本还早一千年。这一发现直接推翻了当时世上许多新派圣经学者认为某些旧约书卷是主后一、二世纪撰写的论调，无形中确立了圣经正典崇高权威的实在性。[footnoteRef:21] [19:  李志光著，74。]  [20:  李遍历著，《死海古卷与古代世界》，（Cashcor International出版 2009），16。]  [21:  李志光著，《考古亮光中的圣地》，（圣地资源中心出版 1998）,74。] 

此后大量的考古学家对发现了“死海古卷”的山洞及周边地区展开了考古挖掘，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又陆续发现了两百卷的抄本以及数以千计的手抄残片。在这些文物中，虽然只有以赛亚书的内容完整无缺，但所有的抄本涵盖了以斯帖记除外的所有旧约经卷。在已被发现的古卷中，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内容与马索拉抄本类似（马索拉是一种希伯来文经文古抄本的统称，意为“传统的”，其中包括年代次古、抄于公元十世纪的《亚列波抄本》），有些则类似于公元前二世纪希伯来经文之希腊译文——《七十士译本》。有些古卷类似撒玛利亚人所诵读的古抄本，其余的古卷则内容独特，例如未曾流传过的诗篇，以及用亚兰文所写成的约伯记与利未记。[footnoteRef:22] [22:  美莉安·瓦摩许著，《耶稣时期的犹太风土》，张圣佳译，（中主出版社出版 2003）,77。] 

在发现死海古卷之前，最早的完整希伯来文圣经是公元10世纪的《列宁格勒抄本》，死海古卷直接把希伯来文的手稿的传统往前推进了一千年。并且，通过对比发现，旧约文本在长达千年的传抄过程中高度一致，只有细节差异，这极大增强了基督教对旧约圣经可靠性的信心。
[bookmark: _Toc783406928][bookmark: _Toc791273585]1.3.欣嫩胸牌
相对于死海古卷的广为人知，“欣嫩胸牌”这一在评经学上比死海古卷更具说服力[footnoteRef:23]的考古发现就有些声名不显了。 [23:  李志光著，《考古亮光中的圣地》，（圣地资源中心出版 1998）,134。] 

“欣嫩胸牌”是两块出土于耶路撒冷旧城城墙外欣嫩谷一个墓穴中的银质胸牌，其中一块上面刻有旧约民数记6章24至26节的祭司祝福文，其用字与现代希伯来文圣经几乎完全一样。因为发掘出欣嫩胸牌的墓穴建墓年代可追溯至第一圣殿末期，即主前六百年，因此这也许可以证明：摩西五经写作的年代已可追溯至主前六百年。[footnoteRef:24] [24:  李志光著，《考古亮光中的圣地》，（圣地资源中心出版 1998）,134。] 

这两块银牌出土时呈圆筒状，中间留有空间穿线，显然方便系挂，这类物品通称胸牌。以色列博物馆实验室的专家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功将这两个小卷轴张开，恢复成两块银片。[footnoteRef:25]在较大的银片上，约共有19行字共计93个字母，虽然只有71个可以准确地辨认，但经过学者的鉴识，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民数记6章24至26节所记的祭司祝福文：“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较小的那块银片不如前者保存得完整，虽然也有19行字，内容也是祭司祝福文，但浓缩了很多，所用的圣经语句也有区别。最接近其文意的经句是诗篇67篇1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footnoteRef:26] [25:  同上，136。]  [26:  李志光著，137。] 

欣嫩胸牌的发现，无形中使死海古卷所证实的旧约圣经写作年代从主前二百年再往前推了四百年，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也足以令所有研究圣经考古学的学者们雀跃不已。
[bookmark: _Toc1716400871][bookmark: _Toc710409757]2.考古学对新约圣经的证据支持：
考古学和文物发现对新约圣经的研究和理解起了很大作用，无形中验证了新约圣经所记载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相比于旧约圣经时期考古文物的寥若晨星，新约圣经时期的考古文物可谓车载斗量，下面我们将粗略了解其中几件较为典型的文物或遗址。
[bookmark: _Toc497999139][bookmark: _Toc401608746]2.1.死海古卷
提起考古文物对圣经真实性的支持，死海古卷仍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发现。虽然死海古卷主要涉及旧约和第二圣殿时期文献，但它们也有效地帮助了学者理解新约背景。例如：展示了耶稣与使徒时代犹太教的多元思潮（如末世论、弥赛亚期待、律法观），与新约中的观念（如光明与黑暗之争、末世审判）有许多平行之处。这极有效奠定了耶稣和早期基督徒所处宗教文化环境的基础。
[bookmark: _Toc1127756814][bookmark: _Toc297091501]2.2.本丢·彼拉多铭文
新约圣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后受死，被埋葬，三天后又复活，这是所有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如果圣经中所记载的这段事实被定为虚构的话，我想我们的信仰会瞬间崩塌。不过，上帝还是为我们留下了用以证明这段事实的证据：那就是当时审判耶稣的巡抚本丢·彼拉多的铭文。
铭文被刻在一块原属于敬拜罗马君王提庇留（公元14～37年）的庙宇的石头上，铭文用拉丁文写成，内容是：犹太巡抚本丢·彼拉多，把敬拜提庇留的神殿献给凯撒利亚的人民。这是考古发掘中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关于犹太巡抚彼拉多的古物，根据彼拉多任犹太巡抚的时间（公元26～36年）[footnoteRef:27]，我们可以确定，耶稣正是在他的任期内被钉，受死，被埋葬，三天后又复活。 [27:  阿兰·米拉德著，《圣经》考古大发现》，朱玉华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19。] 

“这块石碑提供了关于本丢·彼拉多的直接证据，确认了他作为犹太省长的历史地位，增强了新约圣经中相关记载的可信度。这证明了彼拉多确实是一个历史人物！彼拉多的历史背景和审判过程在基督教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石碑的发现为理解耶稣受审的历史背景提供了新的视角。”[footnoteRef:28] [28:  周文志著，《艺术踪迹：彼拉多石的考古意义与属灵启示》，（《号角》香港版），https://cchchk.org/article/culture/art/hk250323a/?utm_source=chatgpt.com。] 

[bookmark: _Toc518104476][bookmark: _Toc317378032]2.3.毕士大池
除了有证据证明圣经中的人物是真实存在过的之外，在19世纪末被发掘出来的“毕士大池”也印证了福音书中的地理细节是真实的。
在《约翰福音》5章2至9节中记录了耶稣在毕士大池边使病了三十八年的瘫子痊愈，这是约翰福音中最著名的神迹之一。在第2节中写到“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作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这表明毕士大池是罕见的五角池，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特征，大多数的学者将其视为非历史性的文学创作。然而，当“毕士大池”被挖掘出来时，人们发现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水池，又两个盆地，由墙隔开，所以这水池有五条边，每边都有柱廊。[footnoteRef:29]这样的结构与约翰所记载在圣经中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的记载是具有历史可靠性的。 [29:  圣经考古学网站专题，《毕士大池，耶稣行神迹的地点之一》，https://www.chineseapologetics.net/archaeology/S_Bethesda-pool.htm?utm_source=chatgpt.com。] 


[bookmark: _Toc1995192226][bookmark: _Toc1970688323][bookmark: _Toc1675720918][bookmark: _Toc1883223194][bookmark: _Toc1775363673]三、考古学的评估
[bookmark: _Toc238594477][bookmark: _Toc718356980]1.考古学的功用：
 基督徒对神、对圣经有信心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研究考古学呢？这是很多人都可能问过的问题，下面列出它具有的功用：
[bookmark: _Toc1718232072][bookmark: _Toc272699426]1.1.古代文明的寻回：十九世纪以为学者泰勒说过：“文化，或者文明……
一种复杂组合。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考古学帮助现代人寻回并了解古时那种所谓的复杂组合。[footnoteRef:30] [30:  李志光著，《考古亮光中的圣地》，（圣地资源中心出版，1998.7），31。] 

1.2.研经解经的帮助：就如死海古卷和数以千计新约抄本的发现，无疑在鉴定圣经原文和解释圣经真理上带来不可缺少的帮助。考古学上有许多理论与资料是可靠的，若不胡乱引用，对佐证圣经史实非常有用。[footnoteRef:31] [31:  李志光著，31。] 

考古学也帮助我们洞悉圣经所记载的事件的地理环境。其中一个例子是耶利哥城，路加记述耶稣将近耶利哥时，医治了一位瞎子（路18:35）；马可却说耶稣是在离开耶利哥时医治瞎子巴底买（可10：46）。根据考古发掘显示，大希律在耶利哥旧城以南四英里，又建了耶利哥新城。因此，当耶稣医治瞎子巴底买时，他正从耶利哥其中一城走到另一个耶利哥城。[footnoteRef:32] [32:  Alfred Hoerth著，《新约考古学——圣经知识库》，张雅麓译，（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社），2。] 

考古发掘的结果使新约能够维持它在历史及历史地理领域中的位置，不致沦为神话。例如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发现毕士大池（约5：2）及西罗亚池（约9：7），从而确定《约翰福音》是可信的。[footnoteRef:33] [33:  Alfred Hoerth著，3。] 

考古学家对一些新约遗址的发掘和确认，如哥林多、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以弗所、凯撒利亚、迦百农、耶利哥及撒玛利亚等等，大大增加我们对这些古代遗址及它们的历史背景的认识，让我们更深入明白圣经所记载的事件。[footnoteRef:34] [34: Alfred Hoerth著，3。] 

1.3.传道护教的工具：基督徒并不只是向基督徒对话，也向世界上的非基督徒对话。不信者需要真凭实据，并不满足于空言信心。除非他们建立起了信心，才能运用信心。考古学从地里找出的证据，使得非基督徒不敢随便有藐视的态度，进而帮助他们过渡到信心的领域去。基督徒研究考古学，本来就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原则，这样才符合研究的真正目的。[footnoteRef:35] [35:  李志光著，31。] 

[bookmark: _Toc529150084][bookmark: _Toc705405990]2.考古学的局限：
考古学对于基督教虽然提供很多的佐证，对非信徒而言也加强其真实性，但是考古学仍然有它的局限。
[bookmark: _Toc695679561][bookmark: _Toc1113832895]2.1考古学的研究带有预设
每个人从出生时就会被周边的文化影响，因此人们无法摆脱不了预设的问题。同样考古学也是有预设的。贾斯乐和布鲁克认为：不是所有出土物的诠释都有利于基督教的。没有任何证据是可以自我诠释的，任何一件事物的意义唯有从它所处的架构脉络中才能推演得知。就比如日期、地点、物质等等，会因为一个考古证据如何看待决定，而诠释的人如何理解，取决于他的预设世界观。[footnoteRef:36] [36: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当代护教手册》，杨长慧译，（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95），203。] 

[bookmark: _Toc574515366][bookmark: _Toc1385407459]2.2考古学的研究无法证明
在考古学所研究的文物中，如何证明所研究的结论准确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考古学是一门特别的学科，与物理和化学不同。后者可通过实验重现他们研究的过程，一再观察得到结论。但考古学只有过去某一段的文明留下来的迹象，是在研究过去单一的情况，而非重复出现的情况。所以在研究时不能重现他们所研究的过去社会，结论也不能接受实验。因此也无法像物理那样给出定律。[footnoteRef:37]正如巴恩所言“考古学是一种终生的探索，永远也不会真正有一个结果；它是一次  [37:  贾斯乐、布鲁克合著，204。] 

无尽的旅行，没有真正的终点。一切都是尝试性的，没有什么是最终的定论。[footnoteRef:38]它们仅是依赖这些证据的累积，就如法庭上考核见证人的时候，律师会从多方面建立他的个案。如果见证人所提供的资料充满漏洞，前后不一致，则见证人的可信性便大大降低。而若这见证人在事实层面都准确无误，那么其见证的内容的可信性自然就得到提高。[footnoteRef:39] [38:  巴恩（Bahn，P.）著，15。]  [39:  许道良著，《疑惑与相信——基督教卫道学入门》，（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8.5），143。] 

[bookmark: _Toc793279450][bookmark: _Toc1525462639]2.3考古学对神学证明的限制
有学者在网上发表，提出例子，来说明这些历史存留下的痕迹，都不能直接地证明圣经和信仰的真实性，更不能成为神学证明，他举例说：  
1. 就算诺亚方舟在亚拉腊山上，被完整的发掘出来，并且确定为诺亚的时代以及在各处看到大洪水的痕迹，这些充其量只是历史证明，不能作为神学的证明说：上帝审判罪恶时代，神曾用洪水灭世，神作了什么。因为神的旨意，不能通过一些旧物而清楚地启示出来。
2. 「以色列石碑」上刻有「以色列民」，证明在主前13世纪末，以色列民已入主迦南山地，在埃及帝国的眼中已成一民一族，吻合旧约以色列的早期历史，但这不能自动成了属灵证供，证明耶和华成功帮助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
3. 考古学家发现巴比伦毁灭耶路撒冷的痕迹（城楼被火烧的迹象、巴比伦军用箭头等），引证耶路撒冷于主前586年沦陷。但是，考古不能证明这就是神的作为。
4. 若引用经外文献，证明耶稣在第一世纪曾死在十架上，是铁一般的史实，但却不等于我证明了主耶稣为我的罪受死，故此这些本不能证明什么。[footnoteRef:40] [40:  网站文章：《圣经考古学》，2011http://www.marksir.org/2011/10/blog-post_27.html。
] 

总而言之，尽管可以证明所有圣经中都曾经真正地出现过，但也不能通过这些“无声的物质”去明白神说了什么，唯有借着圣经，神特殊的启示方可。
[bookmark: _Toc1790795787][bookmark: _Toc1069235574]2.4考古学的证明存在局限
学者张忠培也曾提出考古学一些不足之处，他认为：人的活动不仅限于物质的领域，还存在于广阔的精神世界，诸如礼仪行为以及能用言语、文字表达的思想。人们的物质活动受人们思想的支配并是人们思想行为的结果，但我们可能探索到的仅是体现于物质遗存上的那些思想。同样他也提出，所见到的遗存是不完整的东西。考古学者很难发现一处保存完整的墓地，即使是墓葬。由于深埋可能保存的好些，但于墓葬有关的当时地面上人们活动场所，却往往不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甚至被全部毁坏了。所以，考古学难以见到人们物质活动的全貌。[footnoteRef:41] [41:  网站文章：张忠培著，《考古学专论》，https://www.dpm.org.cn/Uploads/pdf/1523/T00067_00.pdf。] 

[bookmark: _Toc921479404][bookmark: _Toc1648742490]3.用考古学护教：
虽然考古学同时有他的优点和不足，但基督徒仍然可以运用考古学，来进行护教，为真理辩护。下面列出具体课实施的方法：
3.1古典护教法：古典护教学强调“先证明有神，再说明是圣经的神”。在考古学护教中，它会把世界的秩序与考古发现放在一起说明：既然世界有次序，就一定有一位创造者，而圣经记载的历史不断被考古学印证，这位创造者正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神。比如，“毕士大池五个廊子”的遗址被挖掘出来，证明《约翰福音》的叙述不是虚构；“彼拉多石碑”让人看到圣经中提到的历史官员确实存在。古典护教学的好处是帮助我们与注重理性、逻辑的人沟通：既然世界有神，而考古学印证圣经，那么相信圣经就是合理的。
3.2历史护教法：历史护教学的重点是“把圣经当作历史书来检验”。在考古学护教中，它特别有用，因为考古学提供的是历史证据。比如，“加利奥碑”证明《使徒行传》所记年代准确；“大卫之家碑”说明大卫王不是虚构人物；“拿撒勒诏书”让人联想到耶稣复活后罗马对坟墓问题的紧张。这些考古发现说明：用正常历史学的标准来看，圣经是可信的。历史护教学的优势是证据直观、容易说服人；但弱点是如果人一开始就拒绝神迹，那么他会说：“这些只是巧合。”因此它能打下坚实的事实基础，却要结合其他方法使用。
3.3前提护教法：基督教方法论所根据的前提与“非基督教方法论”完全相反的。任何形式的非基督教方法论都宣称本质上是不容许预先决定结论的。真实的方法论必须依据“基督教有神论”的真理。虽然非基督教宣传自己是中立的，改革宗护教家仍然必须指出，此假设的中立，是不折不扣的有预设立场，它必定要以“基督教有神论为真实”或是以“基督教有神论为虚假作为前提。[footnoteRef:42]没有人看世界是“中立”的。很多人一开始就带着“神迹不可能”的眼镜来看圣经，因此即便考古学发现很多与圣经吻合的证据，他们也会否认。但如果换上圣经的眼镜，就会看到这些证据正好印证圣经的可靠性。在考古学护教中，前提护教学强调：考古学不是法官，不能决定圣经是否为真，而是见证人，说明圣经本来就是真的。比如，《使徒行传》里对官职的称呼和考古铭文完全一致，这不是圣经因为考古才“成立”，而是圣经从起初就真实可靠。前提护教学帮助我们指出：没有圣经的前提，人无法解释证据的意义。 [42:  范泰尔著，《基督教护教学》，吕沛渊译，（台湾：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17），99。] 


3.4三法合一：用以上三种方法结合，以圣经是根基为前提，不存在中立；古典的护教方法论，归因于：世界一定有神；历史的方法再通过考古发现，来证明圣经记载的事件真实可靠。帮助我们既回应理性上的质疑，又提供实证证据，还能指出信仰的最终根基。考古学在其中不是主角，而是见证人，帮助人更清楚看见：圣经从起初就是真实的，而这位在历史中工作的神，就是复活的基督。
总结：
考古学对于护教学来讲，在侧面给了许多圣经的历史证据，来帮助信徒了解圣经中的世界。考古学研究的遗存本身，并不能说话，重要的是对其本身的前设。所以要站在绝对坚信圣经无误与神的启示的视角之下，来看待考古学。正如考古学家布莱恩·G·伍德博士（Dr. Bryant G. Wood）所言：“在所有考古发现与圣经记载相关的地方，考古证据总是印证——有时甚至是极为细致地印证——圣经的历史准确性。若出现与圣经有差异的情况，问题出在考古学本身：要么是错误的解释，要么是证据不足，而不是圣经出错。”[footnoteRef:43] [43:  期刊文章：布莱恩·温德尔（Bryan Windle）著，《被捆绑还是被锚定？》（“Shackled or Anchored?”），《圣经与铁锹》（Bible and Spade），第29卷第3期（2016），页99-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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